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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戴高乐到马克龙: 法国的非洲政策
变化轨迹与内在逻辑

彭姝祎

　 　 内容提要　 法国曾在非洲拥有大片殖民地ꎬ 并在该地区具有政治、 经济、
防务、 文化等全方位影响ꎮ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ꎬ 原法属非洲国家纷纷独立

后ꎬ 法国依然通过经济援助与合作、 货币关联和控制、 驻军等方式保持着

“法非特殊关系”ꎮ 非洲作为法国的 “后花园” 和大国地位的体现和保障ꎬ 始

终是法国对外关系的重点ꎮ ６０ 多年来ꎬ 从戴高乐到马克龙ꎬ 法国的对非政策

有延续ꎬ 也有改变ꎬ 充斥着 “保守” 和 “改革” 之争ꎮ 法国国内保守派政治

力量坚持延续传统的 “法非特殊关系”ꎬ 而革新派政治力量则努力推动法非关

系 “正常化”ꎮ 整体而言ꎬ 法国的对非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延续性ꎬ 但在其

中亦有调整与变化ꎮ 当下ꎬ 年轻的新一代总统马克龙上台后ꎬ 法国对非政策

在延续过往的基础上亦有了一定新突破ꎬ 聚焦于安全、 经济、 青年等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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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曾在非洲特别是西非和北非地区拥有大片殖民地ꎬ 多年的经营使法

国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拥有政治、 经济、 防务、 文化等全方位的影响力ꎮ 这

些国家独立后ꎬ 法国依然通过种种手段保持着对非洲大陆的影响ꎮ 非洲作为

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和 “后花园”ꎬ 和法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ꎮ ６０ 多年来ꎬ
对非外交始终是法国外交的一大重点ꎬ 在法国的整体外交格局中占有特殊地

位ꎮ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当政者治下ꎬ 法国的非洲政策有延续也有改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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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着 “新” 与 “旧”ꎬ 即 “保守” 与 “改革” 之争ꎮ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ꎬ
对法国从戴高乐至今的对非政策进行梳理、 总结ꎬ 借此阐明 “新” “旧” 之

争的原因以及政策取向变化的内在逻辑ꎮ

从戴高乐到密特朗: 维持 “法非特殊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ꎬ 法国在非洲的 ２１ 块殖民地可划分为两大部分: 一

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ꎻ 二是被统称为 “马格里布地区” 的北非地中海沿岸

的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ꎮ 前者集中了法国的大部分殖民地ꎮ 法

国在非洲的全部殖民地总面积约 １ ０３９ 万平方公里ꎬ 占非洲总面积的 ３７％ ꎬ
占当时非洲总人口的 ２４􀆰 ５％ ꎮ① 二战后ꎬ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中ꎬ 法属非

洲殖民地纷纷独立ꎮ 但是ꎬ 这种独立只存在于名义上ꎬ② 法国在割舍不去的

“非洲情结” 的支配下ꎬ 仍然保持着在非洲国家的全方位影响和 “法非特殊关

系”ꎮ 其突出表现是: 独立后ꎬ 法国派驻在前殖民地国家的一些官员还留在原

处ꎬ 有些人甚至连办公室都没变ꎬ 只是换了个头衔而已ꎮ③

(一) 法国继续维持 “法非特殊关系” 的表现

维持 “法非特殊关系” 是殖民地独立后法非关系的最大特点ꎬ 主要体现

为: 法国绕过正常的外交渠道ꎬ 通过不透明的私人关系网来处理对非事务ꎮ
原殖民地独立后ꎬ 法国成立了合作部ꎬ 本想用它取代此前的 “法国海外部”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ｓ Ｏｕｔｒｅ － ｍｅｒｓ)ꎬ 全面主管与新生国家的关系ꎮ 但实际上ꎬ 合作部

并没有对非政策制定权ꎬ 因为戴高乐将军又在总统府内另行组建了 “非洲事

务处” (ｃｅｌｌｕｌｅ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ꎬ 由该机构全面负责对非联系ꎬ 为总统本人制定非洲

政策出谋划策ꎮ 合作部成了对非政策执行工具ꎬ 遑论外交部ꎮ
“非洲事务处” 的核心人物是雅克􀅰 福卡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Ｆｏｃｃａｒｄ)ꎮ 有 “非

洲先生” 和 “戴高乐在非洲的眼睛和耳朵” 之称的福卡尔ꎬ 是法非关系史上

的标杆式人物ꎬ 他擅长外联ꎬ 和非洲各国元首建立了密切而广泛的联系ꎬ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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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共同织就了一张以爱丽舍宫为中心、 覆盖非洲前殖民地角角落落的关系

网ꎮ 这张被称作 “福卡尔网” 的网络具有不透明和非正式 (即不在正常的外

交途径内) 的特点ꎮ 这张无形的网从戴高乐起ꎬ 历经蓬皮杜、 希拉克ꎬ 持续

生效ꎬ 成为法国对非 “传统” 或曰 “旧” 政策的典型代表ꎮ
由于 “富卡尔网” 的长期存在和深远影响ꎬ 正如法国学者多宗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Ｄｏｚｏｎ) 所言ꎬ 法非关系在非洲殖民地独立之后从未转变为真正的国际

关系ꎮ 科特迪瓦前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 － 博瓦尼 ( Ｆéｌｉｘ Ｈｏｕｐｈｏｕｅｔ －
Ｂｏｉｇｎｙ) 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 “Ｆｒａｎçａｆｒｉｑｕｅ”①ꎬ 来形容法非这种特殊关系ꎮ
该词直译为 “法兰西 －非洲”ꎬ 还有人把它传神地译为 “法非共荣”ꎮ “法非

特殊关系” 在法非双方都引发了大量质疑和诟病ꎬ 即战后法国不是积极寻求

和非洲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ꎬ 而是和非洲首脑合谋继续控制非洲ꎬ 通过

暗箱操作、 地下交易等方式为本国攫取利益ꎬ 其本质仍然是殖民主义的ꎬ 是

“新殖民主义”ꎮ
(二) 法国保持 “法非特殊关系” 的原因

法国之所以执着地维护和非洲前殖民地的特殊关系ꎬ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原因: 第一ꎬ 非洲是法国大国地位的象征和支撑ꎮ 法国曾经是欧洲的头号强

国ꎬ 但是自普法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ꎬ 国力逐渐衰落ꎬ 沦为二流强

国ꎮ 然而ꎬ 法国心有不甘ꎬ 希望凭借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和独立

的核武力量ꎬ 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扮演大国角色ꎮ 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

者戴高乐将军看来ꎬ 法国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和它的核威慑力量一样ꎬ 是不

可替代的彰显法兰西大国地位、 维持大国实力的工具②ꎮ 换言之ꎬ 来自非洲的

强力支持是确保法国强大的利器ꎮ
第二ꎬ 法国难以放弃在非洲的既得利益ꎮ③ 多年的殖民统治使法国在非洲

获取了大量红利ꎮ 在经济领域ꎬ 非洲是法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原材料特

别是石油、 铀等战略性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ꎮ 如 １９５２ 年ꎬ 法国 ４４％的出口商

品销往撒哈拉以南非洲ꎮ④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ꎬ 法国凭借对外援助几乎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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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ꎮ 直到 ２０００ 年ꎬ 在援助非洲的每 １００ 法郎中ꎬ
就有 ６１ 法郎以订货的形式返回法国ꎮ① 道达尔等法国大企业长期在非洲保持

着龙头乃至垄断地位ꎬ 掌握着有关国家的经济命脉ꎮ 在政治领域ꎬ 非洲法语

国家常年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和法国站在一起ꎬ 对有利于法国的立场和提

案给予支持ꎻ 反之ꎬ 则给予否决ꎮ
第三ꎬ 法国抱持 “普世” 与 “家长” 心态ꎮ 出于历史和文化因素ꎬ 法国

人本就有着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强烈的普世心态ꎬ 自认为有责任把法兰西等

西方世界的先进文明传播到落后地区ꎮ 对于非洲而言ꎬ 这份 “责任感” 更加

强烈ꎮ 法国在非洲的长期经营造就了其 “家长” 心态ꎬ 视非洲为缺乏自理能

力的 “孩子”ꎬ 给予 “照顾” 是法国责无旁贷的使命ꎬ 不应随非洲国家的独

立而放弃ꎮ
第四ꎬ 非洲国家仍需要和依赖法国ꎮ 客观来看ꎬ 法非特殊纽带关系的

维持并不完全是法国的一厢情愿ꎮ 非洲前殖民地国家同样也离不开法国:
它们需要法国提供援助资金ꎬ 或为其执政合法性 “背书”ꎬ 或出兵清除异己

或镇压叛乱、 维护地区稳定ꎮ 反过来ꎬ 法国则通过满足这些要求来换取经

济和政治利益ꎮ 概言之ꎬ 法国和非洲前殖民地国家是相互需要、 彼此依赖、
各取所需、 利益交换关系ꎬ 这也是上述 “福卡尔网” 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ꎮ
一个广为流传的据说出自加蓬前总统奥马尔􀅰邦戈的 “戏说” 形象地表明

了这种关系: “没有加蓬ꎬ 法国就像一部没有汽油的车ꎻ 而没有法国ꎬ 加蓬

则是一部没有司机的车”ꎮ②

一言以蔽之ꎬ 尽管经历了独立运动ꎬ 但非洲各国并未真正实现独立ꎬ 法

国没有改变 “宗主国” 心态ꎬ 而是在 “福卡尔” 网络下ꎬ 通过种种方式继续

保持着在非洲的渗透和影响ꎬ 把殖民主义变成了新殖民主义ꎮ
(三) 法国维系 “法非特殊关系” 的主要手段

为维护 “法非特殊关系”ꎬ 法国或延续殖民地时期的传统做法ꎬ 或采用了

新的政策工具ꎮ
第一ꎬ 发展援助是法国维持法非特殊关系的首选工具ꎮ 如前所述ꎬ １９６０

年ꎬ “为和新生非洲国家保持特殊关系”ꎬ 法国成立了合作部ꎬ 拟通过技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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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方式维持法国在非存在ꎬ 保障法国在非利益ꎮ 合作部官员以驻非外交官

为主就证明了这一点ꎬ 正所谓法国在非洲降下三色旗的同时ꎬ 撒开了合作的

密网ꎮ 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行政官员数量不降反增: １９５６ 年法国在

该地区的行政人员数量不到 ７ ０００ 人①ꎬ 到 １９６３ 年ꎬ 法国在这些新独立国家从

事民事 “合作” 的人员有近 ９ ０００ 人ꎬ 到 １９８０ 年已破万人ꎮ②另一个例证是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法国的双边援助资金几乎全部用于前殖民地国家ꎬ 很少投向

和法国没有历史渊源的地区和国家ꎮ 法非之间的宗主国和殖民地关系也随之

转变为 “父子” 式的 “托管” 与 “被托管” 关系ꎮ
第二ꎬ 开展防务或军事援助与安全合作ꎮ 军队在法非关系中长期扮演着

重要角色ꎮ 殖民时期ꎬ 法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非洲开疆拓土、 维持统治

秩序ꎬ 在多个国家建有军事基地ꎬ 驻有军队ꎮ 在非洲独立前夜ꎬ 法国在非洲

总共驻有 ９０ 多个军团ꎬ 总兵力约为 ６ 万人ꎬ③ 具有直接干预非洲事务的能力ꎮ
非洲国家独立之后ꎬ 这种情况基本未变ꎬ 特别是在冷战背景下ꎬ 为维护法国

在非传统利益ꎬ 法国以避免共产主义向非洲渗透为由ꎬ 通过维持在非军事基

地和驻军、 签署防务或军援协议、 派遣军事顾问、 开展军事培训等方式ꎬ 保

持着在非军事存在ꎬ 并根据协议获得了必要时出兵干预的 “合法性授权”ꎮ
“１９６０ ~ １９９４ 年ꎬ 法国和 ２７ 个非洲国家签有军事协议ꎬ 一度在 ２０ 多个国家建

有军事基地ꎮ 面积近 ４０％ 的非洲地区处在法国的军事影响下ꎬ④ 法国赢得了

“非洲宪兵” 的称号ꎮ 防务协议同时赋予了法国对非军售垄断权 (规定协议国

必须采购法国的武器装备)ꎬ 给法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ꎮ
第三ꎬ 采用货币关联与控制ꎮ 法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ꎬ 创立了面向

中、 西非地区的非洲金融共同体区法郎区ꎬ 在该区域内通用法郎 (称为 “非
洲法郎”)ꎬ 该体系在保障非洲国家金融秩序的同时ꎬ 也造成了这些国家在经

济上对法国的高度依赖ꎮ 目前ꎬ 非洲仍有 １４ 个国家使用非洲法郎ꎬ 其中 １２
个是法国前殖民地ꎮ 在法郎早已在法国本土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ꎬ 它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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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非洲国家的法定货币ꎬ 致使这些国家难以实现经济自立ꎮ
此外ꎬ 法国和非洲在文化上的联系更为密切ꎬ 法语是众多非洲前殖民地

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民间通用语言ꎬ 并被法国用来实现政治目的ꎬ 典型的例子

是 “法语国家组织” 的设立ꎮ 该组织是法国以 “共同的语言纽带” 为基础建

立的ꎬ 旨在实现政治目的、 维护法国大国地位ꎮ

密特朗时期: 延续对非政策且不随意识形态而改变

１９８１ 年ꎬ 法国政坛发生重大变化ꎬ 左翼社会党在战后首次上台执政ꎬ 改

变了此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一直由右翼垄断的现实ꎮ 整体而言ꎬ 意识形态领

域的改弦更张并未给法国的对非政策带来显著改变ꎬ 左翼的国际主义和人道

主义色彩在对非政策上没有太多体现ꎮ
社会党强调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的关系ꎬ 并建立了名为 “第三世界委员

会” 的机构ꎬ 指出要捍卫人权ꎬ 实行货真价实的第三世界国家战略ꎬ 并把

“合作部” 更名为 “合作与发展部”ꎬ 以突出从 “合作” 到 “合作与发展并

举” 的思路转变ꎬ 看似要改变法非之间的 “托管” 与 “被托管” 关系ꎮ 实际

上ꎬ 密特朗的非洲政策整体几乎和戴高乐如出一辙ꎮ “合作与发展部” 并不掌

管对非政策ꎬ 相关权力仍由总统府 “非洲事务处” 掌控ꎮ 尽管密特朗用居

伊􀅰佩内 (Ｇｕｙ Ｐｅｎｎｅ) 取代了福卡尔ꎬ 但佩内完全继承了福卡尔的非洲政策

思路 (为此获得了 “密特朗的福卡尔” 称号)①ꎬ 继续利用并发展与非洲领袖

的私人关系ꎮ 密特朗还任命自己的儿子为非洲事务顾问ꎬ 这给担心社会党上台

会改变对非政策基调的非洲元首们吃了一粒 “定心丸”ꎮ 由此ꎬ 面对非洲记者对

法国非洲政策的询问时ꎬ 时任外交部长克洛代尓􀅰谢松 (Ｃｌａｕｄｅ Ｃｈｅｙｓｓｏｎ) 以

嘲讽的口气答道: “啊ꎬ 非洲ꎬ 这是内政ꎬ 由爱丽舍宫负责ꎬ 不是外交部!”②

密特朗曾在殖民时期任法国海外部部长ꎬ 和非洲民主联盟诸首脑即未来

的非洲国家元首们建立了长期的友谊ꎬ 正是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的对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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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基调ꎬ 即步戴高乐后尘ꎬ 利用私人关系网、 从法国的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

态出发来制定对非战略ꎬ 尽管他向来反对戴高乐ꎮ
另一例子同样可以表明密特朗政府在对非洲政策上的连续性: １９８１ 年密

特朗任命年轻的让 － 皮埃尔􀅰科特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ｏｔ) 为合作部长ꎬ 科特在

对非政策上强调 “民主” “人权” 等价值观ꎬ 力主法非关系正常化ꎬ 他的

“理想主义” 和佩内的路线相左ꎬ 最终被迫辞职ꎮ
到密特朗执政后期ꎬ 冷战结束ꎬ 法国的对非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ꎮ 冷

战期间ꎬ 为防止非洲国家被 “共产主义” 阵营 “收买”ꎬ 法国的对非援助几

乎是无条件的ꎮ 援助的唾手可得使不少非洲国家在援助资金的使用上存在

一定程度的浪费现象ꎮ 随着冷战的结束ꎬ 不计成本的援助丧失了意义ꎬ 加

之东欧各国成为法国新的援助对象ꎬ 为避免浪费ꎬ 提高援助效率ꎬ 密特朗

给对非援助加上了 “民主” 和 “良治” 的前提ꎬ 为对非政策涂抹上了一丝

左翼色彩ꎮ
不过整体而言ꎬ 正如让 － 弗朗索瓦􀅰巴亚尔 (Ｊｅａｎ －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ａｙａｒｔ) 所

言ꎬ 密特朗的非洲观念和法非关系观念整体上仍然是嗜古的ꎮ① 他仍然认为非

洲在保持法国的大国地位上扮演着关键角色ꎮ 面对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对非

洲的 “插手”ꎬ 密特朗坚持捍卫法国的 “势力范围”ꎬ 他和非洲领导人之间的

关系仍然带有浓厚的 “父权” 色彩ꎬ 其非洲政策和戴高乐没有根本区别ꎮ 对

此ꎬ 菲利普􀅰马尔凯辛 (Ｆｉｌｉｐ Ｍａｒｃｈｅｓｉｎ) 曾形象地指出: “非洲失去了夏

尔􀅰戴高乐爸爸后ꎬ 又迎来了佛朗索瓦􀅰密特朗叔叔”②ꎮ
概言之ꎬ 按照法国知名专家伊夫􀅰古南 (Ｙｖｅｓ Ｇｏｕｎｉｎ) 的看法ꎬ 左翼政

府的非洲政策表明ꎬ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直到 ９０ 年代ꎬ 在非洲政策上法国基

本没有 “左” “右”ꎬ 而只有 “新” “旧”ꎬ 即 “保守” 和 “现代” 之分ꎮ③

１９８６ ~ １９８８ 年间ꎬ 法国的第一次 “左右共治”④ 突出体现了这一点ꎮ 在共治

期间ꎬ 法国左、 右两大政治派别在诸如福利制度改革、 企业国有化和私有化、
削减工时等诸多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ꎬ 但在对非洲政策上则基本一致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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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总统和总理属于不同政治派别ꎬ 这是法国政治的独特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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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克时期: 对非政策犹疑与反复

尽管左翼长达十余年的执政未使法国的对非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ꎬ 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ꎬ 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ꎬ 法国开始重

新思考对非政策ꎮ １９９５ 年希拉克上台执政ꎬ 为法国对非政策迎来了第五共和

国以来的第一次转机ꎮ
(一) 法非关系从 “父子” 到 “兄弟” 的新定位

希拉克上台执政后ꎬ 法国的非洲政策发生了变化ꎬ 改变的因素主要来自

于外部因素ꎬ 即冷战结束ꎮ 这一重大事件给法国的非洲政策带来如下压力:
其一ꎬ 苏东解体后ꎬ 苏联原加盟共和国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寻求加

入欧盟ꎬ 这迫使欧洲各国将对外援助的重心从 “南方” 移至 “东方”ꎮ 其二ꎬ
冷战的结束削弱了非洲国家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对法国的重要作用ꎮ
此前一些非洲国家ꎬ 如埃塞俄比亚、 喀麦隆等在东、 西两大阵营之间 “走钢

丝”ꎮ 若 “维护” 不当ꎬ 则就有可能转入敌方阵营ꎮ 美、 苏对峙的终结ꎬ 意味

着敌人不复存在ꎬ 非洲的重要性随之下降ꎮ 其三ꎬ 冷战结束后ꎬ 美国加强了

在非洲的扩张ꎬ 给把非洲视作 “后花园” 的法国造成了压力ꎮ 其四ꎬ １９９４
年ꎬ 卢旺达爆发冲突并最终酿成大屠杀惨案ꎬ 法国被指负有责任并在卢旺达

激起民愤ꎬ 迫使其反思自己的对非政策ꎮ 当然ꎬ 引致法非关系变化的内部因

素也不容忽视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法国经济低迷ꎬ 财政赤字严重ꎬ 继续维持在

非庞大开支心有余而力不足ꎬ 作出对非援助压缩性政策调整势在必行ꎮ
概括而言ꎬ 随着冷战的结束ꎬ 法国的非洲政策遇到严峻挑战ꎬ 维护传统

法非关系的内外部压力均增加ꎬ 为适应法非之间的新现实ꎬ 希拉克总统提出

了对非新政策ꎬ 尝试变 “托管关系” 为 “新型合作伙伴关系”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社

会党人若斯潘出任总理ꎬ 改变对非政策的时机进一步成熟ꎮ 若斯潘对非洲不

了解、 没兴趣、 没热情ꎬ 同非洲首脑也没有什么私交ꎬ 宣称 “要和非洲的父

权传统相决裂ꎬ 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 既不干预也不袖手旁观的兄弟而非父

子式的关系ꎮ”① 同一时期ꎬ 合作与发展部也任命了一位没有非洲经验的新部

长ꎬ 两位新领袖在非洲问题上的不谋而合打开了对非政策的新局面ꎬ 使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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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洲政策发生了改变ꎮ
第一ꎬ 减少军事干预ꎮ 此前法国对非军事干预频繁ꎬ 不仅背上了沉重的

人力、 物力和财力包袱ꎬ 还屡遭当地民众反对ꎮ 因此ꎬ 法国意欲停止充当

“非洲宪兵” 的角色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法国出台的 «防务安全白皮书» 明确提出减

少在非军事存在ꎬ 之后又出台 «米永计划»ꎬ 宣布调整在非军事战略ꎬ 用几年

时间减少在非驻军ꎬ 关停部分军事基地ꎻ 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自己的维和机制ꎬ
实现防务自主ꎻ 加强和其他域外大国及国际组织的军事合作ꎬ 推动在欧盟或

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解决非洲的防务和安全问题ꎮ 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将法

国从非洲的防务包袱中解脱出来ꎬ 还能增强法国在非军事行动的合法性ꎮ
在实践中ꎬ 法国开始践行若斯潘所说的既不干预也不放任不管的 “不 －

不” 政策ꎮ 典型例子是ꎬ １９９９ 年ꎬ 希拉克的密友科特迪瓦前总统科南􀅰贝迪

埃遭遇军事政变ꎬ 要求法国出兵相助ꎬ 但希拉克几经考虑ꎬ 最终放弃了武力

干预ꎬ 只派出直升机把总统一家人撤往巴黎ꎮ 正如古南指出的: “无论 (非洲

国家表示) 欢迎还是惋惜ꎬ 法国都不想、 不能再扶持和颠覆 (非洲) 政府了ꎬ
它会不遗余力地提供建议ꎬ 寻找解决方案ꎬ 但是不再通过军事干预来推行它

的政策ꎬ 法国不再是非洲宪兵ꎮ”①

第二ꎬ 突破传统势力范围ꎬ 加强和非洲非法语区的经贸交往与合作ꎮ 冷

战后ꎬ 以南非为代表的南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迅速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等国开

始加紧对非扩张ꎬ 这使法国感到了威胁和压力ꎮ 为巩固在非地位、 扩大影响ꎬ
法国决定突破传统的势力范围ꎬ 向南部非洲 “挺进”ꎬ 加强与非法语区的经贸

往来ꎮ 为此ꎬ 希拉克专门访问了以南非为首的南部非洲几国ꎬ 取得了显著成

效ꎬ 法国和南非的经贸合作关系得到显著提升ꎮ
第三ꎬ 改革援助方式ꎬ 扩大援助范围ꎮ 冷战后ꎬ 受中东欧国家进入援助

名单、 美国向非洲扩张以及法国自身财力不足等因素影响ꎬ 发展援助改革也

被提上日程ꎮ 其一ꎬ 法国政府把单纯的援助转化成了援助与投资、 合作相结

合ꎬ 以改变单方面援助耗资大、 回报低的不利局面ꎻ 其二ꎬ 为提高援助效率、
降低援助成本、 淡化政治色彩而进行了机构改革ꎬ 譬如把合作与发展部的对

外合作业务整合进了外交部ꎮ 其三ꎬ 突破以法语国家为主要援助国的传统做

法ꎬ 把援助对象扩大到整个发展中国家ꎬ 淡化 “法非特殊关系”ꎬ 并扩大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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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ꎮ 为此ꎬ 法国取消了此前把援助对象划分为 “阵营内国家” (由法国

前殖民地即非洲法语国家组成) 和 “阵营外国家” 的做法ꎬ 代之以 “优先团

结地区” (ＺＳＰ)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法国确定的首个 “优先团结地区” 共包括 ６１ 个国

家ꎬ 其中既有原先的非洲法语国家ꎬ 也有 “新入围” 国家ꎬ 如中部和南部非

洲地区的英语国家、 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及亚太地区国家等ꎮ “优先团结地区”
的名单每年调整一次ꎬ 以提升援助资金的使用效果ꎮ 整体而言ꎬ 法国打破了

传统上优先关注法语区的做法ꎬ 加大了对如南非、 尼日利亚、 加纳、 肯尼亚

等非法语国家的资助力度ꎮ
援外方式改革之后ꎬ 法国在非洲的援助金额、 贸易、 直接投资、 军事合

作等均出现下降趋势ꎮ 以对外援助规模为例ꎬ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０ 年ꎬ 法国的对外援

助金额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０􀆰 ６４％ 降至 ０􀆰 ３１％ ①ꎮ 加上新入围国家的 “竞
争”ꎬ 非洲国家所占比例变小ꎬ 凡此种种让人感觉法国开始放弃非洲ꎮ

(二) 重返非洲即回到 “法非特殊关系” 的老路

然而ꎬ 在希拉克的第二个任期ꎬ 随着德维尔潘出任外交部长ꎬ 法国的非

洲政策再度生变ꎮ 德维尔潘不赞成若斯潘的非洲政策ꎬ 他和希拉克重新评估

了非洲的角色和世界局势后ꎬ 一致认为为抗衡美国ꎬ 非洲对法国而言具有不

可或缺的重要性ꎬ 进而决定和先前的非洲政策一刀两断ꎬ 回归戴高乐的非洲

政策传统ꎮ 换言之ꎬ 在现实利益驱使下ꎬ 希拉克抛弃了淡化 “法非特殊关系”
的做法ꎬ 充当起非洲国家的代言人ꎮ 他首先指出非洲大陆在全球化进程中正

被边缘化ꎬ 进而需推动发达国家关注非洲ꎬ 助力非洲登上国际舞台、 融入全

球化进程: 如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给予非洲国家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ꎻ 推动八

国集团会议邀请非洲国家元首参会ꎬ 并形成了惯例ꎻ 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替非

洲国家进言ꎮ 中非共和国总统马丁􀅰齐盖莱曾说道: “没有法国ꎬ 我们永远没

有机会接近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ꎬ 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声音发

出去ꎮ”② 法国还推动八国集团免除非洲等重债穷国的债务ꎬ 并得到了积极响

应: 八国集团不仅于 ２００５ 年达成协议ꎬ 同意免除 １８ 个重债贫困国所欠国际

金融机构的全部债务ꎬ 还承诺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将对非援助翻一番ꎮ 与此同时ꎬ
法国自己也大量免除了重债穷国与法国的双边债务ꎬ 同时增加了对外援助额ꎬ

􀅰４９􀅰

①

②

余南平: «法国在南部非洲国家的影响力塑造———以法国对非洲援助为视角»ꎬ 载 «欧洲研

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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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从 ２０００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０􀆰 ３１％升至 ２００６ 年的 ０􀆰 ４７％ ꎬ 撒哈拉以南

非洲是法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受益者ꎬ 约占法国外援总额的约 ６０％ ꎮ①

整体而言ꎬ 在希拉克当政的两个任期共计十余年的时间内ꎬ 法国的对非

政策继续在 “去特殊化” 与 “维持法非特殊关系” 之间摇摆ꎮ 总体上希拉克

仍属保守派ꎬ 尽管在第一个任期内进行了 “去特殊化” 改革ꎬ 但最终又回到

维持 “法非特殊关系” 的老路ꎮ 法国学者这样总结道: “在希拉克的两届总统

任期内ꎬ 人们的印象仍然是 ‘一切都在改变ꎬ 结果是什么都没变’ 􀆺􀆺尽管

提到改革事宜ꎬ 但是法国的非洲政策一直停留在未作选择的举棋不定中ꎬ 它

仍然并且始终在法非关系正常化和保守的现代化之间犹豫不决ꎮ”②

萨科齐时期: 尝试法非关系正常化

２００７ 年ꎬ 法国开启了新一轮总统大选ꎮ 在竞选阶段ꎬ 左、 右翼的热门候

选人———罗亚尔和萨科齐均表达了重塑法非关系的愿望ꎬ 提出终结已经过时、
带有浓厚父权色彩的法非关系ꎬ 推动法非关系正常化ꎮ

以罗亚尔和萨科齐为代表的政治家是法国第一代出生于战后的政治领袖ꎬ
对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史没有经历、 甚少记忆ꎬ 故而没有先前的领导人那样的

“非洲情结” “历史包袱” 和与非洲元首的特殊关系ꎮ 同时ꎬ 非洲方面也发生了

类似变化ꎬ 正像萨科齐指出的 “绝大多数非洲人没有经历过殖民时代ꎬ ５０％的

非洲人不足 １７ 岁ꎬ 继续此前的 (法非政策) 思路难以想象”③ꎮ 法非双方都希

望结束 “爸爸的非洲” 时代④ꎬ 掀开新篇章ꎮ 此外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 美国

和金砖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对非关系ꎬ 打破了法国对非洲大陆的长期 “垄断”
态势ꎬ 客观上削弱了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和非洲对法国的依赖ꎬ 这也迫使萨科

齐调整对非政策ꎬ 与非洲建立 “全新的、 剔除杂质的、 去除 (法非) 情结的、
平衡的、 去除过去持续困扰地中海两岸的糟粕和过时做法” 的法非新关系⑤ꎬ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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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此前法国对非洲国家的专断的家长制作风ꎬ 使非洲产生离心力并渐行

渐远ꎮ
因此ꎬ 萨科齐上台伊始ꎬ 人们对法国改变对非政策寄予了厚望ꎮ 萨科齐

也采取了一些行动ꎬ 特别是进行了机构和人事调整ꎮ 为淡化非洲的特殊性ꎬ
法国政府撤销了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就存在于总统府的 “非洲事务处”ꎬ 把它整合

进了总统府的 “外交处” (ｃｅｌｌｕｌ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ꎬ 使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

成为法国外交事务的普通一环ꎻ 在内阁中引入了非裔女性官员ꎬ 特别是提出

了地中海战略ꎬ 即由欧洲南部几国和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及中东国家建立 “地
中海联盟”ꎬ 加强在移民、 能源、 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合作ꎮ

然而ꎬ 彻底重塑法非关系并不容易ꎮ 萨科齐难以真正摆脱持续了近半个

世纪之久的法非传统关系网ꎮ 在过去几十年的法非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旧势

力或曰保守派依然存在ꎬ 以罗伯特􀅰布吉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ｕｒｇｉ) 为代表的旧阵营在

萨科齐身边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ꎮ 布吉是抱持 “法非共荣” 观的代表人物ꎬ
其父曾和福卡尔有商业来往ꎮ 他本人则在福卡尔的引荐下和加蓬总统建立了

密切关系ꎬ 还和刚果 (布)、 塞内加尔、 科特迪瓦等国首脑过从甚密ꎮ 在萨科

齐上台后ꎬ 他一直以顾问和特使的身份 “作为非正式渠道和非洲的政界要人

沟通”ꎬ “甚至与萨科齐的秘书长克劳德􀅰盖昂一起直接安排法国对非援助ꎬ
以及处理法国与法语非洲的事务ꎮ”① 萨科齐自己也和前任总统的一些非洲朋

友保持着密切联系ꎬ 并通过他们为法国攫取了不少利益ꎮ 例如ꎬ 萨科齐在当

选总统之前ꎬ 就常常拜访路过或到访巴黎的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ꎮ 邦戈也

以 “我们是朋友ꎬ ‘法非特殊关系’ 的基础一直存在ꎬ 未来还会存续ꎬ 只是有

待改善”②ꎬ 来回答他和萨科齐的关系ꎮ 萨科齐赢得大选后ꎬ 邦戈是第一个向

萨科齐表示祝贺的国家元首ꎬ 还要求第一个到访巴黎ꎮ
上述例子表明ꎬ 尽管萨科齐口口声声要与 “法非特殊关系” 决裂ꎬ 实际

上他仍陷在传统的法非关系网中难以自拔! 合作与发展部新任部长让 － 马

力􀅰博克尔 (Ｊｅａｎ － Ｍａｒｉｅ Ｂｏｃｋｅｌ) 表达过这种无奈ꎬ 他说 “自任职以来ꎬ 我

就试图在改革我们对非事务路线图的政治意愿和现实之间保持平衡”③ꎬ 并对

􀅰６９􀅰

①
②
③

余南平: 前引文ꎬ 第 ９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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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坦言: “ (萨科齐) 在科托努所宣称的决裂要延迟到来”①ꎮ 最终ꎬ 博克尔

被撤职ꎮ 这个案例和密特朗时期因主张改革而被迫下台的科特如出一辙ꎮ 这

进一步印证了新政府的非洲政策和前任没有本质区别ꎬ 依然是绕过正常外交

渠道ꎬ 靠盘根错节的私人关系和秘密运作来维系法国在非特殊利益ꎬ 同时也

证明了传统势力的强大ꎮ 据此ꎬ 古南总结道ꎬ “非洲事务处” 的消失并不意味

着非洲政策的正常化ꎬ 今天和过去一样ꎬ 该政策是由爱丽舍宫决定的ꎬ 总理

府、 外交部、 合作与发展部不过是扮演执行者的角色ꎮ 与前几任总统相比ꎬ
萨科齐时代的区别只在于ꎬ 此前非洲事务是由 “非洲先生” ———福卡尔一人

负责的ꎬ 现在变成了由总统秘书处的多人负责ꎮ②

在难以摆脱传统法非关系网的同时ꎬ 萨科齐还在 ２００７ 年访问达喀尔期间

发表了不当言论ꎬ 称 “非洲人没有充分进入历史” “非洲目前的问题并非全部

由殖民造成的ꎮ 非洲人自相残杀、 种族灭绝不是殖民者的责任ꎮ 非洲独裁、
腐败、 渎职、 浪费、 污染等也非殖民者的责任ꎮ” 这番过激言论和他的傲慢态

度在法非双方都招致激烈批评ꎬ 并彻底破灭了人们对萨科齐提出的 “和过去

决裂、 建立法非平等关系” 的幻想ꎮ 此外ꎬ 为同在法国政坛蒸蒸日上的极右

势力———国民阵线争夺选民ꎬ 萨科齐收紧了移民政策ꎬ 加强了对移民的管控ꎬ
此举和他在达喀尔的错误言论一起导致了法非关系的紧张ꎮ

为缓解紧张局面ꎬ 重获非洲国家的信任ꎬ 萨科齐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ꎬ
如进一步削减驻非军队ꎬ 与非洲国家重新签署军援与合作协议ꎬ 取消其中的

秘密条款ꎬ 彻底终止法国的 “非洲宪兵” 角色ꎬ 支持非洲建立自主防务力量ꎻ
在 ２０１０ 年举行的法国国庆阅兵式上ꎬ 萨科齐破天荒给予非洲国家高规格礼

遇ꎬ 在邀请 １３ 名非洲国家元首参加国庆观礼之余ꎬ 将非洲军队编入了阅兵方

阵ꎬ 高调显示对非的重视ꎻ 加强在非经济投入ꎬ 努力开拓非洲市场ꎬ 从第 ２５
届法非峰会起ꎬ 淡化峰会的政治色彩ꎬ 倡导经济外交等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国内发生动荡后ꎬ 萨科齐却积极主张 “干预”ꎬ 并

率先派出战机对利比亚实施空中打击ꎮ 尽管打击是在联合国授权下、 以保护

平民的名义进行的ꎬ 实则远没有法国所宣称的那般 “正义”ꎮ 否则ꎬ 萨科奇如

何解释 ２００７ 年邀请卡扎菲访法并给予的高规格待遇? 卡扎菲对萨科齐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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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战略” 不感兴趣ꎬ 并加以阻挠ꎮ 推翻卡扎菲扶持亲法政权、 确保法国在

利比亚的利益恐怕是法国出兵的主要考量因素ꎮ 出于类似考虑ꎬ 继干预利比

亚内战之后ꎬ 法国又出兵科特迪瓦ꎬ 用亲西方的瓦塔拉取代了巴博政府ꎮ 概

言之ꎬ 两次武装干预的出发点都是维系法国的国家利益ꎬ 凸显出萨科齐的非

洲政策是戴高乐的延续ꎬ 和此前他所宣称的 “不再把非洲视作法国后花园”
的说辞背道而驰ꎮ

概括而言ꎬ 继希拉克之后ꎬ 人们寄希望于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家萨科

齐来结束 “法非特殊关系”ꎮ 然而ꎬ 萨科齐在其执政时期ꎬ 法非传统关系受到

进一步挑战: 经济纽带松弛ꎬ 法国在非影响力下降ꎮ 萨科齐和前任一样屡屡

宣称改革法非关系、 与过去决裂ꎬ 但在强大的历史传统、 错综复杂的利益面

前ꎬ 结果再次令人失望ꎬ 萨科齐与过去 “决裂” 的承诺最终只停留在口头上ꎬ
重返 “干预主义” 之路ꎮ

奥朗德时期: 从突出意识形态转向现实主义外交

２０１２ 年ꎬ 奥朗德接替萨科齐出任总统ꎮ 这是社会党在告别政坛 １７ 年之久

后再次执政ꎮ 奥朗德入主爱丽舍宫时ꎬ 法国的内外环境有以下特点: 其一ꎬ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难民危机等问题的相继出现ꎬ 欧

洲成为法国对外关系的首要关切ꎮ 其二ꎬ 由于经济增长乏力ꎬ 法国的大国雄心

和手段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ꎬ 对非外交缺乏必要的人力、 物力、 财力ꎬ 行动能

力有限ꎻ 其三ꎬ 随着更多国家进军非洲市场ꎬ 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ꎮ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ꎬ 非洲到底意味着什么ꎬ 是机会还是问题、 麻烦? 非洲在法

国的大国战略中是否依然扮演重要角色? 这些问题左右着法国的对非政策ꎮ 基

于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应对之策ꎬ 奥朗德的非洲政策可以大致划分为 ３ 个阶段:
(一) 推动法非关系正常化并坚持意识形态挂帅

奥朗德上台伊始ꎬ 认为 “法非共荣” 理念同法国与非洲的新现实不符ꎬ
遂宣布要终结 “法非特殊关系”ꎬ 指出法国是法国、 非洲是非洲ꎬ 两者不要继

续纠缠ꎬ 本着 “尊重” “透明” 与 “团结” 的原则ꎬ 法国应和非洲建立伙伴

关系ꎮ 此番表态的原因ꎬ 除了受制于外部因素即欧洲多重危机的持续影响之

外ꎬ 也与其自身因素有关ꎬ 奥朗德和萨科齐同属生于战后、 法非关系已经过

时的一代人ꎬ 对非洲既不了解也没兴趣ꎬ 就此开启了其对非政策的第一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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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法非关系正常化ꎮ
正常化的表现之一是决策机制的正常化ꎮ 奥朗德对象征 “法非特殊关系”

的两大传统机构———合作与发展部和总统府的非洲事务处进行了改革ꎮ 首先ꎬ
他把合作与发展部部长降格为负责发展的部长级代表ꎬ 后又降为负责发展的

国务秘书级代表ꎮ 这一方面是为了恢复此前在对非事务上长期被边缘化的外

交部的作用ꎬ 另一方面旨在削弱合作与发展部的援助功能ꎬ 不再强调援助的

战略意义ꎬ 把它还原为一项外交政策工具ꎮ 其次ꎬ 他削减了总统府非洲事务

处的人员ꎮ 如上文所述ꎬ 该部门在萨科齐任上已被整合进总统府的外交处ꎬ
这次改革不仅削减了人手ꎬ 而且弃用党内几位精通非洲事务的资深官员ꎬ 先

后任命了几位年轻女士来负责ꎬ① 她们不仅缺乏在 “法语非洲” 的工作经验ꎬ
而且作为外交处的成员ꎬ 并无制定有关 “非洲” 政策的权力ꎬ 只负责上传下

达ꎮ 再次ꎬ 该届政府推进办事程序的正规化和透明度ꎬ 纠正以往通过私人关

系渠道、 以暗箱操作方式处理非洲事务的做法ꎬ 把相关事务交由外交人员处

理ꎮ 在需要处理相关事务的时候ꎬ 或由大使出面ꎬ 或由总统本人和非洲领导

人直接对话ꎬ 终止过去那种通过密使、 亲信等非正规渠道传 “小话” 的做法ꎬ
将传统的 “法非特殊关系” 网挡在爱丽舍宫之外ꎮ 不过ꎬ 这种改变也是相对

的ꎬ 外交部的作用尽管在恢复ꎬ 但不能被夸大ꎻ 虽从制度上废除了传统的

“法非特殊关系” 网ꎬ 但在现实中难以完全销声匿迹ꎮ 最后ꎬ 他强调法非关系

从 “合作” 变为 “发展”ꎬ 逐步淡化国家和政府在法非关系中的作用ꎬ 突出

企业、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ꎮ 换言之ꎬ 在法非关系中ꎬ 法国政府将更多以协调

人的角色出现ꎬ 促进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非洲展开合作ꎮ
奥朗德也一改前任萨科齐傲慢和自负的作风ꎬ 谦虚、 低调ꎬ 注重 “政治

正确”ꎬ 在制定相关政策前多方听取智库和非洲专家的意见ꎬ 注重决策的多边

化和非洲化ꎮ
其次ꎬ 作为社会党人ꎬ 奥朗德的对非政策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ꎬ 对

非洲国家明确提出了民主、 人权、 良治等要求ꎬ 指出这是法非关系的重要基

础和法国对非援助的前提ꎬ 并强调这不是干预内政ꎬ 是 “要求”ꎮ 奥朗德上任

后ꎬ 把访非的第一站选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ꎬ 之所以选择这座城市ꎬ 除了

要挽回 ５ 年前萨科齐在达喀尔演说的负面影响外ꎬ 还在于他把该国视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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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楷模” 加以肯定①ꎮ 而对他认为存在选举舞弊和暴力行为的 “坏学生”
刚果 (金) 则另眼相看ꎬ 保持距离ꎬ 一度抵制出席在该国首都举办的法语国

家组织首脑峰会ꎬ 以免造成支持政治不达标国家的错误印象ꎮ 后虽迫于峰会

的重要性而前往ꎬ 但他在峰会上对刚果 (金) 新总统卡比拉态度冷淡ꎮ 可见ꎬ
法国在通过实际行动向非洲各国传递其看重民主、 人权等价值观的信号ꎮ

(二) 强调对非洲反恐等安全问题的介入

但是从马里危机起ꎬ 伴随着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愈演愈烈ꎬ 奥朗德的

对非政策发生了变化ꎬ 背弃了先前的不干预政策ꎬ 淡化了对意识形态的要求ꎬ
“回到了密特朗的非洲观”② 上ꎮ

马里局势发生动荡时ꎬ 奥朗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代号 “薮猫” 的行动

下出动地面部队反恐ꎬ 以肃清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ꎮ 后扩大反恐范围ꎬ 在

萨赫勒地区多国建立基地ꎬ 把 “薮猫” 行动扩展成了 “新月形沙丘” 反恐行

动ꎬ 以消除日益威胁该地区安全、 进而直接威胁到法国在该地区利益的隐患ꎻ
此前法国还出兵中非共和国ꎬ 防止该国局势恶化ꎬ 威胁到整个中部非洲的安

全和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ꎮ 为了增加行动的合法性ꎬ 法国声称在行动前征求

了非洲伙伴的意见并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ꎬ 以避免采取过往那样的单边行动

并招致 “新殖民主义” 的批评ꎬ 同时强调出兵的目的不是要强加一个亲近法

国的领袖ꎬ 而是促进地方和平和安全进程ꎬ 出兵只是扫清障碍ꎬ 便于后续非

洲维和部队进驻ꎬ 不会长期驻军ꎮ
马里危机后ꎬ 法国重新把 “安全” 问题提到了优先位置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法国

出台的 «防务白皮书» 明确指出: “非洲在法国的防务和安全战略中扮演着特

殊角色”③ꎮ 同时ꎬ 受自身经济低迷、 财力不足所限ꎬ 法国强调帮助非洲建设

自己的防务力量和危机反应能力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 法国组织并推动萨赫勒五国

集团成立了 ５ ０００ 人的联合反恐部队ꎻ 减少在非驻军ꎬ 改为提供支持ꎬ 如提出

从 ２０１４ 年起在五年内为非洲国家培训 ２ 万名士兵ꎮ 在反恐大计面前ꎬ 奥朗德

不再强调民主、 人权等价值观ꎬ 而是指出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ꎬ 相关事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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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决定ꎬ 而不是我们”①ꎬ 走上了法国对非务实合作的道路ꎮ
(三) 践行对非经济外交ꎬ 加强法非经贸联系

法国对非经济外交ꎬ 并非奥朗德任内首创ꎬ 前任萨科齐也强调过ꎮ 但到

奥朗德时期ꎬ 特别是随着法比尤斯出任外交部长ꎬ 经济外交才日渐具体ꎮ 这

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ꎬ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非洲凭借

着年均 ５％ ~６％的经济增长率日益成为全球最具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的地区之

一ꎬ 吸引着各国投资者赴非开展各类经济活动ꎬ 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

家以及土耳其、 伊朗、 卡塔尔等国在非洲的经贸活动都十分活跃ꎮ 在法国看来ꎬ
这是重大威胁ꎬ 因为此前法国一直是非洲地区最主要的外国投资方ꎬ 而从 １９９０
到 ２０１１ 年ꎬ 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市场份额从 １０􀆰 １％降至 ４􀆰 ７％②ꎬ 在非洲

的经济影响力日趋走低ꎬ 在某些国家甚至被边缘化ꎬ 与法国在外交特别是军事

合作领域的影响力差距日渐加大ꎮ 此外ꎬ 非洲是未来全球人口最多的大陆ꎬ 中

产阶级队伍日趋壮大ꎬ 蕴含着无限商机ꎮ 另一方面ꎬ 法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
失业高启ꎬ 加强对非经济联系是解决法国经济问题可供选择的出路ꎮ

由此ꎬ 法比尤斯出任法国外交部长后力推经济外交ꎬ 拟借力于法国的对

外政策工具ꎬ 使之服务于国家经济利益ꎮ 对非经济外交作为法比尤斯整个经

济外交的重要一环ꎬ 得到了高度重视ꎮ 在机制建设层面ꎬ 法比尤斯将外交资

源进行了有效整合和配置ꎬ 把外贸事务整合进了外交部ꎬ 在外交部内建立了

企业司ꎬ 要求外交 “在国家的企业、 就业、 增长和经济振兴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ꎬ 使法国的外交网络、 世界最庞大的网络之一服务于企业”ꎬ 并制定了三大

目标ꎬ 其中之一是在国外市场支持法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ꎬ 并利用包括驻

外使领馆在内的所有外交工具、 帮助法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ꎮ
在具体操作层面ꎬ 在法比尤斯的要求下ꎬ 驻非大使和经济参赞密切合作ꎬ

为法国在非企业牵线搭桥ꎬ 驻非大使成为法国品牌的第一推广者ꎻ ２０１４ 年ꎬ
法国在非洲成立了法非增长基金会ꎬ 为在非的法国企业提供服务ꎻ 将 “建立

紧密的经贸联系ꎬ 推动更多法国企业进入非洲”③ 列为法国对非政策的新重点

之一ꎬ 并强调法国要走出传统势力范围ꎬ 大力开拓坦桑尼亚、 南非、 埃塞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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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和肯尼亚等经济快速增长的英语国家的市场ꎬ 力争使法国在非投资在未

来十年内提高 ７５％ ꎮ ２０１５ 年法非论坛以 “共建经济合作伙伴” 为主题并倡议

建立非洲出口银行ꎬ 为法国企业在非洲获取 “大单” 提供融资支持ꎮ ２０１７ 年

举办的法非首脑峰会邀请了众多法国和非洲企业家与会ꎬ 共商经贸合作大计ꎬ
经济色彩浓厚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随着中国和非洲各国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ꎬ 法国最初把

中国视作在非洲的头号竞争对手ꎮ 法国有关报告指出ꎬ 中国在非洲的市场份

额从 １９９０ 年的不足 ２％迅速增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１％ ꎮ① 只在 １４ 个通用西非法郎的

国家ꎬ 中国的市场份额 (１７􀆰 ２％ ) 略低于法国 (１７􀆰 ７％ ) (２０１１ 年数据)ꎮ②

从 ２０００ 年中期起ꎬ 法国公司日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ꎬ 特别是在石油

和基础设施领域ꎮ 不过ꎬ 在奥朗德任上ꎬ 法国的态度有所转变ꎬ 主要表现在:
其一ꎬ 法国认为ꎬ 该国不仅要适应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在非洲的存在ꎬ 并且

要学会用客观和积极的眼光看待之ꎬ 即在视作挑战的同时ꎬ 也视作机遇ꎮ 其

二ꎬ 法、 中之间有联手合作、 取长补短的空间ꎬ 如非洲亟需直接投资ꎬ 特别

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ꎬ 而法国等发达国家受财力所限ꎬ 力不从心ꎬ 中国可

以弥补这一短板ꎮ 再如ꎬ 法、 中两国可以在电讯领域开展合作ꎬ 由中国公司

提供硬件———基础设施ꎬ 法国提供软件———高科技ꎮ 此外ꎬ 在核电、 石油等

领域ꎬ 两国也有合作空间ꎬ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双方便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ꎮ 同时ꎬ
法国还指出ꎬ 中国在电讯、 通讯、 船舶、 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对

法国也有好处———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给法国带来更多的商机ꎮ 不过ꎬ 法国

同时还认为ꎬ 法、 中两国的合作主要囿于大公司ꎬ 而法国的中小企业缺乏竞

争力ꎬ 在非洲不是中国的对手ꎬ 需得到法国政府的大力扶持ꎮ
综上ꎬ 奥朗德和萨科齐一样ꎬ 也宣称要和前任特别是萨科齐的非洲政策

决裂ꎬ 进行机构和决策程序透明化、 正常化改革ꎬ 使旧的 “法非特殊关系”
网逐步失去活动余地ꎬ 推动法非关系正常化ꎮ 但整体而言ꎬ 在左翼社会党治

下ꎬ 随着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猖獗和法国在非洲市场份额的缩小ꎬ 安全问

题和经济扩张成为法国对非政策的主要关切ꎮ 在奥朗德任内ꎬ 法国的非洲政

策依然是矛盾的: 一方面ꎬ 奥朗德想 “净化” 法非关系ꎬ 剔除其中的杂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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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萨科齐的干预主义决裂ꎻ 另一方面ꎬ 他又担心失去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ꎮ
一方面强调 “民主” “人权” “良治” 等价值观ꎻ 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具体利

益ꎬ 实用主义又占据上风ꎮ 奥朗德在上台之初表现出的唯意识形态论没有一

以贯之ꎬ 而是在实践中按照国家利益做了灵活调整ꎻ 积极践行经济外交ꎬ 对

非政策转向现实主义ꎮ 法国的非洲政策似乎陷入了 “路径依赖”ꎬ 难以彻底割

除历史传统的影响ꎬ 就此在 “正常化” 和 “重返非洲” 之间不停地摇摆ꎮ

马克龙时期: 对非政策继承中有突破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年仅 ３９ 岁的马克龙取代奥朗德上台执政ꎮ 此时的法国内外

环境均有新变化ꎮ 其一ꎬ 在经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之后ꎬ 欧洲一

体化又受到民粹主义势力上升、 英国脱欧等问题的困扰ꎬ 民众中弥漫着严重

的疑欧、 反欧情绪ꎬ 欧洲一体化的脚步进一步受阻ꎮ 新一代领导者马克龙志

向远大ꎬ 立志成为欧盟的领袖ꎬ 拟和德国联手ꎬ 重启作为 “欧洲一体化发动

机” 的 “法德轴心”ꎬ 以振兴欧洲ꎮ 在德国遭遇组阁危机后ꎬ 马克龙更是以

“欧盟领袖” 自居ꎬ 欧洲责无旁贷地成为马克龙外交的首要关切ꎮ 其二ꎬ 马克

龙怀有振兴法国的雄心壮志ꎬ 他继承了戴高乐的独立外交传统和大国情结ꎬ
希望恢复法兰西的光荣和伟大ꎮ 而欧盟的振兴和法国的振兴互为前提———法

国只有站在欧盟的 “肩膀” 上ꎬ 才能发出更响亮的声音ꎻ 唯有法国振兴了ꎬ
才能更好地引领欧盟复兴ꎮ 其三ꎬ 非洲特别是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愈演愈

烈ꎬ 来自非洲的难民、 非法移民等问题也日渐突出ꎬ 两者均对法国和欧洲的

安全构成严峻挑战ꎮ 在上述背景下ꎬ 非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ꎬ 且日益和欧洲

事务交织在一起ꎬ 并且由于欧洲问题是马克龙的重要关切而加倍重要ꎮ
那么ꎬ 马克龙将实行怎样的非洲政策? 自密特朗以来ꎬ 几乎历届法国总

统都声称要与过去的非洲政策决裂ꎬ 但几乎又全部回到之前的老路上ꎮ 在第

一个出生于非洲殖民地独立之后的年轻领袖马克龙治下ꎬ 法国的非洲政策能

否有实质性的变化?
(一) 革新法非关系

２０１７ 年底ꎬ 马克龙借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大学发表演讲之际ꎬ 首

次阐述了他的非洲政策ꎮ 尽管他的提法相当新奇——— “没有非洲政策”ꎬ 不过

专家一致把他所谓的 “政策” 解读为 “法非特殊关系”ꎮ “没有非洲政策” 就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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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再有 “法非特殊关系”ꎬ 意味着与传统法非关系决裂ꎮ 此外ꎬ 马克龙所说

的 “ (我) 和你们一样ꎬ 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作为殖民地的非洲的一代” 也传

达了同样的信号: 作为尚不满 ４０ 岁的新一代领袖ꎬ 他不再背负殖民时期 “法
非特殊关系” 的历史包袱ꎬ 而是面向未来ꎬ 开启法非关系的新篇章ꎮ 这一点

从他的机构设置上也可洞察一二ꎮ 他宣称要和以福卡尔为代表的过去有害的

法非关系划清界限ꎬ 让法国的形象焕然一新ꎮ 马克龙上任不久ꎬ 便成立了一

个非洲事务委员会 (ＣＰＡ)ꎬ 直接隶属总统ꎬ 负责为总统制定非洲政策提供建

议ꎮ 该机构由十余名成员组成ꎬ 年龄大多在三四十岁之间ꎬ 最年长的不过 ５５
岁ꎬ 最年轻的才 ３０ 岁ꎬ 全部来自民间ꎬ 一半左右是生活在法国的非洲人ꎮ 他

们的背景各异ꎬ 从前足球健将、 企业家、 导演、 科学家到全球最大的水务公

司苏伊士集团国际发展部负责人ꎬ 可谓五花八门ꎮ 每人掌管一个领域ꎬ 包括

文化、 卫生、 未来城市、 教育、 农业、 气候变化等ꎮ 该团队不隶属总统府ꎬ
不属于公务员ꎬ 不是总统朋友的俱乐部、 不是智库ꎬ 也不是泛非论坛ꎬ 类似

于志愿者ꎬ 定期和总统会面ꎬ 便于总统听取来自民间社会的意见ꎬ 为他制定

对非政策提供参考ꎮ 这个 “由新人组成的新机制”① 体现着 “法非关系的新

变化”②ꎮ 这样一个独特的机构所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要切断与老的 “法非特殊

关系” 网的联系ꎮ 马克龙的非洲顾问ꎬ 即非洲事务处负责人弗兰克􀅰帕里西

(Ｆｒａｎｃｋ Ｐａｒｉｓ) 也是一位不满 ４０ 岁的青年人ꎬ 他领导下的非洲事务处只有 ５ 人ꎬ
和福卡尔时期多达 ６０ 余人的规模形成鲜明对照ꎬ 且没有专项预算ꎬ 这使它至少

无法像福卡尔时代那样向非洲首脑行贿ꎮ
(二) 首要关切对非政策中的安全议题

反恐和安全问题是马克龙非洲政策的首要关切ꎮ 实际上ꎬ 在安全问题上ꎬ
马克龙的非洲政策和前任是有连续性的: 奥朗德在卸任之前把最后一届法非

峰会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选在了马里ꎬ 并推动组建了萨赫勒五国联合反恐部队ꎮ
马克龙上任后仅 １２ 天就造访马里ꎬ 视察加奥法军驻地ꎬ 这是因为在 “新月形

沙丘” 行动框架下ꎬ 法国有近 １ ６００ 名士兵驻扎在加奥ꎬ 并着手为萨赫勒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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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反恐部队筹措资金ꎮ 他还任命前国防部长、 萨赫勒地区军事行动总指挥

勒德里昂 (Ｊｅａｎ － Ｙｖｅｓ Ｌｅ Ｄｒｉａｎ) 为外交部长ꎬ 且新外长在马克龙上任仅一个

月左右的时间里便频繁往返于北非诸国ꎬ 和北非国家元首共商反恐合作事宜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马克龙在法国驻外使节年度会议上表示ꎬ 在 “安全第一” 的政

策框架下ꎬ 反恐是法国外交的首要任务ꎮ １１ 月底ꎬ 他再次频繁造访非洲———
访问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和加纳ꎻ 圣诞前夕赴尼日利亚视察该国的法军基

地ꎬ 与参与打击萨赫勒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法、 德士兵共度节日ꎮ １２ 月ꎬ 他在

巴黎举行的萨赫勒五国集团会议上表示ꎬ 法国将推动简化提供资金援助的行

政手续ꎬ 促使启动资金尽快到位ꎮ
此外ꎬ 马克龙还继承了在法国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逐步减少直接干预、

以提供支持为主的做法ꎮ 例如ꎬ 他在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后便指出ꎬ 长期内

在非洲的军事存在本身不是法国的目标ꎬ 会逐步减少法国在非军事存在ꎬ 着

眼于中长期的安全行动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马克龙的国防部长富罗伦萨􀅰帕尔利

也明确表示 “非洲安全问题首先是非洲人的问题”①ꎬ 法国会鼓励非洲人建设

和加强自主反恐能力ꎬ 一方面确保非洲在安全问题上的可持续ꎬ 另一方面减

轻法国的包袱ꎮ
在安全问题上ꎬ 马克龙的另一大特点是ꎬ 推动欧盟参与非洲反恐ꎬ 把反

恐问题 “欧洲化”ꎮ 在大选后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首次会面中ꎬ 马克龙便呼吁

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参与支持在非反恐ꎮ 他在访问马里期间ꎬ 又重申了欧洲

特别是法、 德合作反恐的重要性ꎬ 指出只有 “和我们的伙伴合作”②ꎬ 才能保

障马里地区的永久和平ꎮ 在他的推动下ꎬ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出席了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份的萨赫勒五国集团特别峰会ꎬ 欧盟也承诺为五国联合反恐部队提供价值

５ ０００万欧元的支持ꎮ ８ 月ꎬ 德、 法两国的国防部长一起参观了德国为反恐和

打击非法移民而在尼日尔建设的军事基地ꎮ 正如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

«马克龙外交: 全新的法国对外政策» 指出的: 马克龙的外交战略更看重国家

利益ꎬ 有明显的欧洲取向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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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继续深化经济领域的务实外交

经济是马克龙对非政策的另一重点领域ꎮ 马克龙曾在投资银行工作ꎬ 又

担任过奥朗德政府的经济部长ꎮ 他重视经济议题ꎬ 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对非

政策上ꎮ 上任后ꎬ 他积极为法国企业在非扩大市场份额铺路架桥ꎬ 希望借此

提振始终不景气的法国经济ꎮ 上届政府孜孜以求的经济外交在他这里得到了

传承: 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的法国驻外使节年度会议讲话上ꎬ 马克龙便重申 “经济

外交是优先事项”ꎬ 号召驻外大使加倍努力ꎬ 帮助法国中小企业扎根国外市

场ꎮ 在外交部的协调下ꎬ 法国动员所有力量———金融机构、 社会组织、 双边

或多边组织等ꎬ 共同为法国的企业服务ꎮ 在布隆迪ꎬ 法国、 德国、 比利时三

国联手遏制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ꎮ 在因断交而没有外交联系的卢旺达ꎬ 法国

借助欧洲和德国的力量迂回地维护自身利益ꎮ①

政府实行经济外交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 助力法国企业拿下了科特迪瓦

经济首都阿比让的地铁一号线项目ꎮ 该项目原由法国和两家韩国公司联手承

包ꎬ 但韩国企业遭遇融资困难ꎬ 法国趁机由政府直接出面ꎬ 承诺全额出资

(１４ 亿欧元)ꎬ 其前提是该项目全部交由法国企业承包ꎮ 最终两家韩国企业出

局ꎬ 工程改由法国布依格工程公司、 阿尔斯通与柯拉铁路公司三家公司包揽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马克龙在阿比让出席了该项目的开工仪式ꎮ 尽管法国媒

体指出ꎬ 科特迪瓦的阿拉萨内􀅰瓦塔拉政权虽难以达到良政标准ꎬ 但马克龙

选择了务实的道路ꎬ 把经济利益放在了首位ꎮ 遗憾的是ꎬ 该项目尽管已经剪

彩ꎬ 但并未动工ꎮ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伴随着法国自身国力的下降ꎬ 其对

非政策确实是日益心有余而力不足ꎮ
针对马克龙的非洲政策ꎬ 精通非洲问题的记者托万􀅰格拉泽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Ｇｌａｓｅｒ) 指出: “我认为马克龙的非洲地图仍然是在有生意的地方ꎬ 在有精英

可以促进法国利益的地方”②ꎻ “和 马克龙一起ꎬ 我们进入了政治现实

(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ꎮ 所谓政治现实ꎬ 即你们革你们的命ꎬ 我们不会替你们革命ꎮ 所

以ꎬ 对在位领袖没有真正的有敌意的反应􀆺􀆺只要这些领袖在位ꎬ 法国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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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去捍卫ꎬ 这些领袖在法国有施加影响的网络ꎬ 特别是在法国的大集团

中”ꎮ① 他还指出ꎬ 正是在该思想指导下ꎬ 马克龙致力于拓展同非洲非法语地

区国家关系ꎮ 他的雄心是: 拉近法国和上述地区大国之间的距离ꎬ 为法国企

业家提供新商机ꎬ 安哥拉、 尼日利亚的总统到访巴黎以及南非总统的可能到

访ꎬ 显然都是该战略的一部分ꎮ② 这段话充分表明ꎬ 马克龙的非洲政策走的是

实用主义的道路: 只看现实的国家利益ꎬ 不强调民主、 人权、 良治等价值观ꎬ
这同奥朗德刚上任时对非洲国家提政治要求的做法大相径庭ꎮ

(四) 以青年发展为切入点破解非洲移民和难民难题

近些年ꎬ 在欧洲难民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ꎬ 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为事关

法国和欧洲安全的另一大难题ꎮ 蜂拥而入的难民和移民不仅带来了众多社会

问题ꎬ 还为极端分子乘虚而入带来了 “便利”ꎮ 移民和难民大量来自非洲ꎬ 因

此移民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马克龙对非政策的另一大关切ꎮ 马克龙解决此问

题的思路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ꎬ 收紧法国的移民难民政策ꎬ 新出台的政策在

避难资格的申请和审查、 移民的数量等方面都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ꎬ 以减少

移民和难民的流入ꎻ 另一方面ꎬ 促进非洲当地的发展ꎬ 杜绝移民和难民的产

生ꎬ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ꎮ 从马克龙的诸多讲话中可以看出ꎬ 他的发展观涵盖

教育、 健康、 性别平等、 环境、 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小企业等各个方面ꎬ 特

别是面向青年、 面向未来ꎮ 这是因为ꎬ 目前非洲 “７０％ 的人口是青年人”ꎬ③

只有从教育、 从性别平等着手ꎬ 促进青年和女性就业ꎬ 才能让非洲人在当地

安居乐业ꎬ 才能改变 “每名妇女生育七八个孩子” 的状况ꎬ④ 才有希望扭转

非洲的贫穷落后和动荡不安ꎮ 在瓦加杜古的讲话中ꎬ 马克龙还承诺设立一项

专项基金ꎬ 由法国开发署和公共投资银行共同出资ꎬ 支持非洲中小企业的发

展ꎬ 通过中小企业能够带来大量就业ꎮ 法国负责合作的前国务秘书阿兰􀅰 茹

昂戴 (Ａｌａｉｎ Ｊｏｙａｎｄｅｔ) 也指出ꎬ “减少非洲贫困的唯一方式是在法国开发署的

支持下ꎬ 在我们企业交流的基础上建立法非合作”⑤ꎮ 移民、 减贫、 发展等议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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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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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论调遭到非洲人的反感和批评ꎮ 他还指出非洲人应该留在当地工作ꎬ 在当地更有前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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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环环相扣、 互为前提ꎬ 可以形成良好互动ꎮ
同反恐问题一样ꎬ 在移民、 减贫、 发展等议题上ꎬ 马克龙也寻找欧盟层

面的解决方式ꎬ 努力把它们纳入欧非关系的大框架下ꎮ ２０１７ 年底ꎬ 在科特迪

瓦召开的第五届非盟—欧盟峰会便以 “为可持续未来投资青年” 为主题ꎬ 和

马克龙的思路基本一致ꎮ
马克龙上台执政尚不足两年ꎬ 他的非洲政策还有待观察ꎮ 从过去的近两

年时间看ꎬ 他的非洲政策依然是有继承、 有突破、 有决裂ꎮ 就继承而言ꎬ 他

继续走务实主义路线ꎬ 把安全、 经济和发展等直接事关法国利益的议题作为

首要关切ꎬ 几乎不谈论政治议题ꎬ 且日益寻求 “欧洲化” 的解决方案ꎮ 论及突

破和决裂ꎬ 则指他进一步进行机构和决策机制改革ꎬ 同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

“法非特殊关系” 网络说再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马克龙自上台以来推出了多项经

济社会改革ꎬ 引起了法国民众的强烈反对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８ 年底推出的燃油税改革

导致了持续至今的 “黄马甲” 运动ꎮ 随着该运动的不断发酵ꎬ 他的民意支持率

跌至最低ꎬ 民众还批评他喜欢在国际舞台作秀而不关心国计民生ꎮ 在此背景下ꎬ
在接下来的任期内ꎬ 马克龙可能会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内政方面ꎬ 今后他的对

外政策包括对非洲政策可能会更多地受到内政因素的掣肘ꎮ

结　 语

出于历史因素ꎬ 对非政策在法国的外交战略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ꎮ 从对逾半

个世纪的非洲政策梳理可见ꎬ 该政策呈现出如下特点: 始终以法国的国家利益为

出发点和导向ꎬ 在此基础上ꎬ 历任政府均从时局出发ꎬ 对非洲政策进行灵活调整ꎬ
既有对前任的继承ꎬ 也有突破ꎬ 使该政策呈现出连续性与决裂并存的特色ꎮ

第一ꎬ 无论政权如何更迭ꎬ 法国的非洲政策始终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ꎬ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ꎬ 在非洲殖民地独立后ꎬ 为维护在非传

统利益ꎬ 并在强大的传统势力作用下ꎬ 法国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着此前

以隐蔽的私人关系网为基础的、 充斥着利益交换的 “法非特殊关系”ꎬ 这种关

系带有浓厚的新殖民主义色彩ꎬ 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找不到第二例ꎮ 尽管自密

特朗起ꎬ 几乎历任总统都宣称要与 “法非特殊关系” 决裂ꎬ 但这句话在长达

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口头上ꎮ 其二ꎬ 始终坚持从国家利益出发来

制定对非政策ꎬ 不受或者较少受意识形态束缚ꎬ 或者即使受到束缚ꎬ 最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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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弱化意识形态色彩ꎮ 所以ꎬ 我们看到无论左翼或右翼政

党执政ꎬ 对非政策始终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 密特朗左翼政府在第一个总统

任期内ꎬ 其非洲政策和前任右翼政府几乎没有实质性区别ꎮ 屡屡声称不再充

当 “非洲宪兵” “不再干预非洲内政” 的右翼总统萨科齐和左翼总统奥朗德ꎬ
在涉及法国利益的关键时刻ꎬ 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兵ꎮ

第二ꎬ 法国对非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ꎬ 随着时间推移和政权更迭ꎬ
也逐步出现了突破和决裂ꎬ 主要表现在: 其一ꎬ 从奥朗德起ꎬ 对非关系终于

开始摒弃传统的私人关系网络ꎬ 至少在机构和决策层面ꎬ 被整合进正常的外

交框架ꎬ 走向正常化ꎮ 其二ꎬ 在服务于法国国家利益的指导原则下ꎬ 法国对

非政策日益灵活务实ꎮ 例如ꎬ 法国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ꎬ 逐步减少对非军援ꎬ
从重视军事和政治议题转向重视经济领域ꎻ 逐步突破传统势力范围 (非洲法

语区)ꎬ 发展与非洲英语国家的经贸联系ꎻ 面对中国等近些年活跃在非洲大陆

的其他国家ꎬ 放弃只强调竞争的做法ꎬ 发掘合作机会并努力促进合作ꎮ “务
实” 在新生代年轻领袖马克龙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ꎬ 我们看到马克龙对非政

策的首要关切日益放在和法国利益息息相关的安全、 发展、 青年等议题上ꎬ
很少提及政治议题ꎮ 其三ꎬ 法国对非政策逐渐欧洲化ꎬ 即面对难民移民、 安

全、 发展等非洲所面临的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地区构成严重威胁的问

题ꎬ 逐步寻求欧洲层面的解决方案ꎬ 借助集体合力来解决难题ꎮ
不过ꎬ 法国对非政策的 “变” 与 “不变” 是相对的ꎬ 难以作出泾渭分明的

划分ꎮ “不变” 的是 “坚持以法国国家利益为导向”ꎬ “变” 的是 “在国家利益

导向下具体的政策内容”ꎮ 之所以法国对非政策在延续中有改变ꎬ 在传承中有断

裂ꎬ 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环境的发展演变 (如冷战的结束和欧洲一体化的前进与

挫折)、 法国自身的发展演变 (如综合国力的下降、 经济实力的衰退)ꎬ 以及非

洲的发展演变 (非洲英语区的崛起和整个非洲地区在未来的市场和经济潜力)
等ꎬ 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非洲在法国对外战略中的权重ꎬ 迫使法国对非洲政策

作出适应性调整ꎮ 此外ꎬ 领导人或曰决策者的 “更新换代” 也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法国的对非政策始终贯穿着 “新” “老” 即 “保守” 和 “改革” 两大

派别的对立ꎮ 两者在对非问题上所持的截然相反的立场ꎬ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法国对非洲政策的走向: 以富卡尔为代表的前者坚持维护法国和前殖民地国家

的特殊关系ꎻ 后者则建议进行 “去特殊化” 改革ꎮ 新老之争持续了 ４０ 余年ꎬ 直

到奥朗德时期ꎬ 随着法非双方的老派政治领袖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乃至离世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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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才得以摆脱传统法非关系网的束缚ꎬ 在法非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

步ꎬ 概言之ꎬ 当政者或领导人因素在法国对非政策中的重要作用亦不容忽视ꎮ

Ｆｒｏｍ Ｄｅ Ｇａｕｌｌｅ ｔｏ Ｍａｃｒ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ａｃｋ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ｎｇ Ｓｈｕ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ａｎｃｅ ｏｎｃｅ ｈａｄ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ｈａｄ ａ ｆｕｌｌ ｒａｎｇ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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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ｗａｙ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ｉｄｓ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ꎬ ｅｔｃ􀆰 Ｆｏｒ ａｌｍｏｓｔ ｈａｌｆ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Ｆｒａｎçａｆｒｉｑｕ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ｅｍｉｓｓａ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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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ｐ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 ｗｈｏ ｉｎｓｉｓｔ ｏ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ａｎçａｆｒ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 Ｆｒａｎｃｏ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ꎬ Ｍａｃｒｏｎ ｗｈｏ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ｒａ ｒｅａｌｌｙ ｍａｄｅ ｓｏ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ｉ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ｗｈｉｌ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ｂ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ｉｓｓｕ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ꎻ “Ｆｒａｎçａｆｉｑｕｅ”ꎻ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ꎻ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ｓꎻ
Ｍａｃｒ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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